
文摘
适度集中经济权力和

再造宏观调控机制

《中国青年报》 1991年 1 月

2 日刊登陈元 《 我国经济的深层

问题和选择（纲要）》 一文中提

出：

当前，总量膨胀的问题虽有

所缓解，但我国抑制总量膨胀的

体制性基础尚未形成，投资和消

费 “双膨胀”不断被“再生产”

出来的机制并 没 有 从 根本上改

变，结构性矛盾仍然十分尖锐。

如果当前的结构性矛盾不能及时

加以解决，就必然会再次冲击总

量的平衡，过分膨胀的利益主体

会进一步固化已经错位的利益格

局，推动过剩的加工工业进一步

扩张，迫使中央在财政、税收、

信贷， 价格上再做让步，使过度

的需求进一步失去约束。实行紧

缩方针，抑制总量膨胀不能半途

而废。必须在总量调整初见成效

时，不失时机地进入结构调整，

如果“结构关”过不去， “总量

关”也守不住，中途徘徊，退回

去，就会前功尽弃。

存在一种片面的观点，把改

革仅视为微观搞活，放权分散。

那种以进一步放权为核心而无视

宏观协调的发展思路势必将国民

经济切割成无数隔断的碎块，其

中不健康的需求不断冲击资源约

束，侵蚀积累，掏空中央，使国

家的向心力不复存在，从经济瓦

解走向社会政治分散。

为了迅速遏制正在走向分散

的 “小农经济”局面，最根本的

是在重新调整现存利益格局中，

大力增强中央政 府 的 权威和实

力，再造宏观调控体系；理顺计

划与市场关系；更新企业（特别

是中央企业）的组织形式；有组

织、有秩序地推进我国经济的发

展与改革。毫无疑问，这意味着

一次新的集中。能否在较短的时

间里，使必要的权力，特别是以

财政集中为核心的经济权力重新

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是解决当

前及今后主要矛盾的关键。实现

经济权力的适度集中，绝不是以

往收权和集中的简单重复。新的

集中和再造宏观调控机制实际上

是有进有退，有放有收。 进就是

中央调控力量要覆盖到事关全局

的一切领域和环节；退就是中央

要在与宏观调控关系不大的领域

和环节上，在部门、 地方对企业

的过多干预上收缩力量。所谓收

就是收出一个更好促进经济发展

的宏观调控格局；所谓放，就是

要打破地方、部门 的 封 锁 和保

护，放出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市

场，排除对企业的过多干预，让

企业直接面对市场。

应清醒地看到，中国人均占

有的资源和产品，在很长时期内

不可能提高。这个基本事实决定

了中国经济必须是以直接计划为

支撑，间接调控为引导，市场活

动为机体。也可以说，是以计划

为基础和中枢，市场为动力和方

式的经济运行。计划与市场是共

生的，互为依存的。

（戈摘）

文摘衡量集中国家财力合理程度的原则

关于适当集中国家财力的讨

论已经好几年了，那么适当集中

国家财力的“度”到底是什么？

有些同志习惯以历史上的经验数

据来说明问题，这诚然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但在国民收入分配格

局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的新形势

下，历史上特别是改革之前的经

验数据，很难反映当前和今后的

动态变化状况。衡量国家财力集

中的合理程度，最重要的是两条

原则：一是必须保持国家财力的

增长与经济增长，特别是与国民

收入增长之间的适应性关系，前

者不能低于后者，一般应以略高

于后者为宜；二是在事权与财权

相统一、支出合理化、规范化的

前提下，必须保持财政收入与财

政支出之间的适应性关系，以有

利于实现稳固的财政平衡。（摘

自《财贸经济》 杂志1991年第 1

期刘溶沧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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